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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来宾见闻（组诗）

黄秉战

观蔗楼

来宾大地，蔗野平阔
一座八角楼站在
黄安村图景的中心
提升福祉的意图很明显

高处蓝天远，低处阳光绿
风涌动着风景
蔗林用磅礴的境象覆盖南方
留出阡陌横向纵向
备给丰收和年景返回屋檐

登楼眺望。重卡列队
像一根横长的糖料蔗
载着时光的心事
每一节，都盛满甜蜜

甘蔗故事

在凤凰镇。甘蔗伸出手掌
季节一节，年景一节
把大地节节拔高

甘蔗是绿色主义者
辐射式繁衍，伸张本色
风吹来，波及成海洋

甘蔗的一生追求甜
身附劳动者的掌纹和愿景
栽入泥土就长满江山

一根甘蔗长出无数根甘蔗
站在产业路边，挺直、饱满
精神灿烂，为丰收代言

人来车往，绿叶沙沙响
甘蔗说的是方言
语境浩瀚，像榨季归仓

“双高”基地

甘蔗天生水嫩，娇情
对它好，生活就更甜
黄安村明白这个理
率先铺开家底
将理想和勤劳晒在田亩上
良种、育种、规模、水利
与农业关联的词汇乘着机械来
带着信心和动词来
扩张自己，相信能种出
又壮又甜又高的甘蔗

土地获得优待，农作物更通人性
蔗种入土就努力拔节
把绿色顶向云朵，挺向无垠
仗着高产高糖的优势
每一根甘蔗都有百万亩的理想
它们要带领一方大地
长高、长宽、长大

确实做到了，顺着时间的方向
产业链也有黏性，也是甜的

广西，黑龙江，
黑龙江，广西，
一南一北，
遥遥相隔七千里。
十一个小“沙糖桔”是纽带，
把两地紧紧地相连在一起。
热情接待，处处周到，
令人感动，甜在心里。
广西送的是沙糖桔、金桔、沃柑果，
表示衷心地感谢，
黑龙江回送的是蔓越莓和五常大米，
同样是重重的厚礼。
这只是表象，
更深层的是，
它是两地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
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光大和延续。
中国人一家亲，
石榴结籽紧紧抱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我为祖国叫好，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骄傲，
只有在中国，
才会出现这人间的奇迹。

清晨，我独自在厅堂里拉琴，琴声生硬，远
谈不上悠扬，但我性情较为偏执，惯于孤芳自
赏，总爱自娱自乐。

邻居老胡忽然登门“造访”。他进屋站在我
的一旁，带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脸，竟然夸我琴
拉得不错。我当作没听见，不予理会，佯装专注
于自已的事：摇摆着上身，晃动着头颅，像是一
股脑儿拉着小提琴。我们两家虽离得不远，但
俩人平时上下相遇，却很少打招呼，更别说常来
往了。自己私下总觉得：我天性偏于豪放多语，
他个性过于深沉寡言，俩人性格差异悬殊，若凑
在一起，话难投机，半句嫌多。

《好人一生平安》终告一段，我欲继续往下
拉，他按捺不住了，用手轻拍一下我的肩膀说：

“老梁，停下拉琴，帮我个忙吧。”“帮忙！帮什么
忙？”我不太高兴地反问，语气缺乏友好。他似
乎没有领悟到我的态度，难得直言快语：“新年
临近，作为新年贺礼，在广州打工的儿子，给我
买了一台新手机寄回来，我老人家连手机都没
摸过，请你教我用一下吧！”我还是不愿意帮忙，
想着法子把他劝走：“街上卖手机店多的是，去

找店主行家不是更好。”他现出苦楚的皱脸道：
“大清早的，店面都没开门。”我支支吾吾，难以
回应，露出能帮不想帮的窘态。他无可奈何地
降低声音，恳求着说：“你当干部，是有知识的
人，就教我一下吧！”我最终感到难为情，只好接
过他的手机，按着操作程序一步步传教：先按手
机开关、再按通话标识、然后输入我的手机号
码、俩人试着互通电话。如此这般反复教他操
作，最终总算学会用新手机通话，那张苦楚的皱
脸也渐渐消失。

我只是举手之劳，他却颇为感动，除了连连
道谢，还频频递香烟，帮忙划火点燃香烟。我礼
节性地接受了这一切之后，他便提出自已要赶
往车站，乘车到县城办理紧要事。

我是瞌睡碰到了床头枕！自己正需要到县
城买东西，却苦于近期工作繁杂，老是抽不开
身，久久不能前往购物。这下倒是我有求于他
了：“你上县城！可不可以到城东市场的乐器
店，帮我买一组提琴线？”他回答爽快：“当然可
以。我一个人苦闷时，静听你拉琴，多少也能放
松一下。”我有点受宠若惊，犯疑沉思：像他这种

斧头劈不开笑脸的人，居然在意我那生硬的琴
声，还说琴声能让他心情放松！？他很快打破我
的沉思，继读说：“琴线保证帮您带回来，可是，
要多少……”我脑子“聪明”似乎看透他那小肚
鸡肠，抢先说：“莫担心，一组小提琴线20元，我
愿搭上你往返车费10元，一共给你30元，总可
以了吧？”我脑袋转速过快“脱轨”了！料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他高声道：“莫把人看扁了，当我小
气鬼！我们互为街坊邻里，哪能事事较真。我
原担心自已身上带钱不够，只需20元，小事一
桩，当我答谢你教我学会用新手机就是了。”

我边回绝他的善举，边急忙往衣服口袋里
找钱，老胡行色匆匆，不等我付钱，便奔忙离
去。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心底泛起涟漪。

我和老胡家只离咫尺，却成为“久违”的邻
居。其实，彼此性格差异不可过份在意，更不
能作为选择可否交往的前提，只要大家真诚相
处，便能建立美好的情谊，成为亲密的邻里。
为此，在新的一年里，我也会努力加强自身修
炼，力争拉好小提琴，奏响邻里和谐那感人肺
腑的“心曲”。

小黑是我的岳父养的一只狗。它全身乌黑
发亮，眼睛炯炯有神，所以叫它小黑。小黑的一
举一动甚是可爱，特别是你叫它时，它便欢快地
向你跑来，它的尾巴摇摆得像一团跳跃的黑色火
焰，又如同快乐的音符，让你直接被逗乐。

因为工作忙，回乡下看望岳父的次数自然也
就减少了。偶尔回去一次，小黑见到我，还以为
我是陌生人，对我“汪汪汪”乱叫一通，十分警惕。

岳父家里的那几间老屋一直是妻子心中的
牵挂。老屋是六十年代用泥土舂墙建起来的瓦
房，由于年代久远，桁条和扁椽都不同程度遭受
白蚁的啃噬，成了危房。

我和妻子回去动员岳父把老屋拆掉，刚开始
岳父不太同意。原因是老屋连着厨房，拆掉老屋
就没有厨房了。后来，我向岳父承诺：拆掉老屋
后以最快速度重新建一间厨房。有了这颗定心
丸才让岳父决心拆掉老屋。

岳父同意后，我便迅速请来勾机，三下五除
二把老屋拆清楚。接下来的双休日，我再也不
能悠闲在城里过了，周周往乡下跑，不是联系红
砖，就是联系水泥沙子。就这样回乡下的次数
自然就多了起来，而小黑对我非但不警惕了，还
把我当成了主人。我每次开车回到家，它好像
认得出我的车牌号一样，大老远就欢快地跑过
来迎接我。

让我特别惊喜的是，当我停下车，小黑先是
跑到副驾车门，发现不是我时，便立即绕过车头
跑到主驾这边车门。我一下车，它就摇着尾巴
迎上来高高跃起，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在我
身边转来转去，还不时像个撒娇的孩子用身子
蹭着我的腿，仿佛在向我表达它的喜悦之情。
它那兴奋的样子着实可爱。我蹲下来，一把抓
起它的两支前脚，像跳拉丁舞般摆动，妻子见了
哈哈大笑起来。

岳父说，小黑很聪明，很通人性，就差不会说
话了。他去地里劳动都带小黑去，有一次劳作到
很晚才收工，以为小黑自己回家了，可当他喊小
黑时，小黑立马从手扶车底跑出来，原来小黑一
直在车底下等岳父。岳父不收工，它也不回家。
还有一次，岳父把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扔到池塘里
十多米远的水面。想不到，小黑见了，立马跳下
水里，游过去把瓶子叼回岳父跟前。

经过几个月的建设，厨房建好了，但还要砌柴
火灶。农村的厨房没有柴火灶是不行的。于是，
我按抖音上的方法设计了新款式的柴火灶，在灶
台上安装了折叠式的水龙头，并亲自动手砌灶。
忙起来时，无暇顾及小黑。可是，当我累了休息
时，抬头却看见小黑静静地蹲坐在我身旁看着我，
像是在说：“主人你辛苦了！”那一刻，我感到一种
无法言表的温暖。我叫了一声“小黑过来”，它反
应迅速地走了过来，乖乖地趴在我脚下，任我抚摸
它的头。

如今，小黑对我从原先的陌生到熟悉再到亲
近，并成了我的好伙伴、好家人。以后，我要携妻
带女多抽时间常回家看看，不仅看看岳父岳母大
人，还要看看小黑。

小 黑
黄隆天

今天想写写我的表弟，并非心血来潮。将重
要的人与事记录、封存于文字中。这样即使年龄
增长，记忆衰退，我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找到曾在
我生命中熠熠生辉的人与时光。

最初铭心的一帧画面，是一个冬日的傍
晚，在外婆家门前的空地上，天色灰蒙，前方高
巍的山峰也模糊不清。四周寂静，偶尔能听到
清晰的狗吠声。这时舅妈提着鸡蛋兜（毛线编
织的网兜）朝表弟走来，网兜里有两个鸡蛋，随
着舅妈摆动的手臂来回晃动着，好似坐在秋千
上的小孩，乖巧又可爱。“和表姐分着吃。”舅妈
柔声说。

表弟三岁多，小我两岁，比我矮个脑袋，不
胖，但是脸蛋软嘟嘟，让人总想捏一把。“他才不
给我吃呢！小气鬼，爱哭包。”我心里嘀咕道。当
我想转身离去，却看见他手心托着鸡蛋，递到我
眼前，说：“给你一个，表姐。”我怔住了，“小气鬼”
既然分我鸡蛋！见我没接，他走过来把鸡蛋塞我
手里，“快吃吧，表姐。”我愣在原地，望着手里的
鸡蛋，满面羞愧。

“小气鬼”“爱哭包”是我给他取的外号。
他的东西谁也不能碰，他碰过的东西都占为

己有。稍不如意，他就坐地上撒泼。所以我讨厌
跟他玩。但是外公外婆忙于农活，舅舅舅妈只有
春节才回来，我只能带着他。“他小你就不能哄着
点他吗？”为避免大人责骂，大家对“爱哭包”总是
避而远之。

所以我们玩游戏时，他只能站在旁边看。
一天下午，我们并排站在一米多高的巨石

上，幻想自己是仗剑天涯的侠客，纵身一跃，威风
又潇洒。当我们平稳落地，身后突然传来他嚎啕
大哭的声音，我回头发现他正站在巨石上，两腿
颤抖，眼神充满恐惧。“那么高，吓坏了！”我急忙
跑过去示意他别哭，然后张开双臂将他抱下来。
外婆闻声赶来，对着我一顿呵斥，责怪我没看好
他，随手拿起旁边的响篙往我身上打，疼得我满
院子跑。那是我唯一一次被外婆打。从此，只要
他跟着我，我都会愤怒地“警告”他：“离我远点，
爱哭包！”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好像谁也不记得那一次

挨打。
外公叫我俩去放牛，我们把牛拴在山脚下，

一溜烟就跑上山摘野果；或是坐在石头上悠闲地
玩扑克，牛不知何时把四周的草都啃光了，我俩
还沉浸在扑克世界里……一起去打猪草，他的背
篓只有碗口那么大，我的要大得多。不一会儿他
的背篓就装满了，我以为他会先回家，谁知下一
秒他就把自己背篓里的猪草全倒出来装进我的
背篓里。秋收时，外公外婆在地里掰玉米，我俩
负责背回家。他总跟在我后边，趁我不注意，就
将我背篓里的玉米拣出来揣怀里，以此减轻我的
负重。

我们都爱吃鱼，特别是鱼头，但只有过年才
能吃到。他总说：“表姐，你吃鱼头，我吃鱼尾。”
我俩讨厌肥肉，外公从不许我们在菜盘里挑拣，
有时我不小心夹到肥肉，又不能放回去，只好硬
着头皮夹到碗里。他总能看到我紧锁的眉头，犯
难的表情，这时他偷偷将碗从桌下伸过来，冲我
使眼色：“快，放我碗里。”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把碗
拿回去，把肉塞进嘴里。尽管他极力掩饰着痛苦

的表情，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咀嚼肥肉时的恶心
与厌恶。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转眼间我们悄
然长大，那个“小气鬼”“爱哭包”已入伍八年了。
再见时，他已蜕变为目光坚毅、魁梧挺拔的大男
孩儿。落座吃饭，他习惯性地夹起一块肉，说：

“表姐，你吃瘦的，肥肉我现在能吃。”听来让人鼻
子一酸。

我从小被寄养在外婆家，但从未感到寄人篱
下的灰暗阴沉，也未曾感到孤独无助。哪怕我们
时常因谁多洗了一个碗而争吵，因抢夺遥控器而
置气。总说童言无忌，但他从没说过一句类似

“这是我家，你回你家去。”这样冰冷刺痛的话。
所以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好像无形中被披

上一层明媚绚丽的外衣，纵然路途遥远，也毫无
畏惧。

岁月的长河如出游的孩子，漫无目的，缓缓
流着，过群山万壑，不曾停歇。但每当我们回首，
那些温柔的人与时光，好像从未模糊，清晰如昨
日重现。

杀猪分肉晒腊肉，做粉利、油炸米葱粑粑，看
舞狮拜年，到电影院看电影……记忆中，80年代
的春节是令我难忘的回忆。

粉利和油炸米葱粑粑不仅是笔者当地春节
的传统美食，也是春节走亲访友的礼品。在我的
老家，每到农历年底，家家户户都会用糯米磨成
的米浆制作成粉利；用米磨成的米浆，配自家菜
园种的葱，用刀切短细后和米浆拌匀，加适当盐，
放花生油起油锅炸米葱粑粑。随着油炸米浆葱
成为粑粑，厨房里弥漫着香喷喷的米葱香味，让
人直咽口水。邻居相互串门，品尝米葱粑粑，说
一说哪家的葱粑粑味道更好，或是互提意见，下
次把米葱粑粑做得更加美味。

制作粉利是个力气活。家家户户将水浸泡过
的米，用祖厅那台石磨磨成米浆，回家后，小孩在
灶头烧火，把磨好的米浆分批次放入锅里煮熟，用
锅产反复压粘实，接着拿到早准备好的台桌上，继
续人工揉、压、拍打、捶……直至做成结实的粉
利。粉利的食用很简单，把整条粉利切成小条线
型，可以和猪肉、腊肉及其他蔬菜食材混炒。

小时候，除夕的傍晚，母亲早已用面粉做好了

浆糊，喊我们贴对联、贴年画、贴门神。我们搬来
凳子贴，母亲负责看是不是贴歪了。“左边低点了，
右边高点了……”经过一番纠正，总算是完成任
务。看看大门的两个门板，只见两武将看守大门，
张飞和关羽一黑脸浓须，一白面虬髯。春联贴好
了，年味就更浓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
满门。”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副对联。

小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燃放鞭炮了。我记
得 70、80年代有一种鞭炮，个子和手尾指一般
大，两头用松脂封口。这样的鞭炮不是用火点燃
的，而是用力往地上一丢，通过力度与地面、石头
等硬物体撞击后发生爆炸。

还有一种鞭炮叫电光炮。一封电光炮只有
两排，每排5至6寸长，点燃时“叭叭叭”响几秒就
结束，很不过瘾。过了一年又一年，市场上出售
的鞭炮更大卷了，品种多，大、中、小体积都有，满
足了群众春节放鞭炮的欲望。

鞭炮也能玩出花样。有调皮的小男孩把小
鞭炮拆散，一颗一颗点燃鸣放，过足了瘾。还有
把鞭炮插在牛屎上，或者烂泥浆上，点燃后“砰”
的一声响，牛屎或者泥浆四处飞溅，小男孩顿时

高兴的“哈哈”大笑……全然不顾大人的训斥，一
不小心还会把小脸炸成麻花脸。

1995年前，我们村还没有通电。家里自然
就没有电视，更别提看春晚了。年夜饭后，我们
就围着火笼坑，或者小火堆烤火、守岁。零点时
分，新年到了，全村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竹声。
因为我们村离县城只有5公里，县城燃放的大爆
竹声不时传来，我们都听得清楚。

大年初一、初二，一群小伙伴骑自行车到县
城看舞狮拜年。

每年春节，我和伙伴们都到武宣土产公司看
舞狮队拜年表演。在二楼的阳台，土产公司的人
早已准备好礼品和红包装在一个包里，然后把礼
品包挂在一条短竹杆的末端。舞狮队还没有表
演，楼下的人群早已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

中午 11时左右，县城居民和从各乡镇赶来
看热闹的群众越来越多，路段被人群围得水泄不
通。根据时间安排，趴竹杆登高取礼品包的时间
到了。随着节奏分明、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起，
一位穿着猴子表演服装和面具的青年动作敏捷
地爬上竹杆，他一边往上爬，一边做着调皮的动

作，逗得众人捧腹大笑。爬到礼品包最高处，他
故做左顾右盼的样子，对礼品包左闻右闻，扭扭
捏捏，表现出舍不得下手摘的样子。他的搭档把
一小排点燃的电光炮扔向他的屁股，他急忙摘下
礼品包，一个激灵顺杆滑下，完成了任务。接着，
舞狮队又到别家单位拜年去了。就这样，看热闹
的人群在大街上看舞狮队拜年，一家又一家，看
得过瘾。小朋友们肚子饿了，就在街上的路边摊
买酸吃。各种各样的酸应有尽有，小朋友们开胃
的吃，旁边的大人看得直吞口水。

70、80年代中期，春节期间的县城电影院成
为最吸引青年人的地方。

“别挤，按排队顺序购票。”“我买甲座的票，
最好是中间的位置。”……这是春节里，县城电影
院出现的一幕。每年春节，电影院从大年初一到
正月十五，都安排白天场和晚场。那个年代，县
电影公司电影事业蒸蒸日上，电影院里人山人
海，观众趋之若鹜。

正月十五后，年味散去。人们又投入到新一
年的生计、工作中，奔波、操劳、忙碌……轮回下
一个年的到来。

温暖旧温暖旧时光的人时光的人
姚金媚

难忘的年味回忆
李干金

深情厚谊颂
刘顺志

《碧波泛舟》（宁琳净 摄）

新年奏“心曲”
梁贵嗣


